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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肖春飞、郭敬丹

　　建党百年之际，由新华社、全国妇联和芒果
TV 共同出品的 100 集纪录片《党的女儿》，全
景式展现杰出女共产党员的英雄群像，引发热
烈反响。
　　在这些优秀党员代表之外，其实还有一些
杰出的女性，虽然没有入党，却也在党史上留下
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建党前后，有三位非
凡的女性守望了建党伟业，她们是：葛健豪、高
君曼、王会悟。
　　走进上海的一些红色地标，是追忆这三位
杰出女性的最佳切入点。

杨树浦黄浦码头

　　 1919 年 12 月 25 日，上海杨树浦黄浦码
头，汽笛长鸣，法国邮船公司的“盎特莱蓬”号缓
缓离岸，人们挥手作别。
　　这艘船上的几个年轻人，后来都名垂青史：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蔡和森、蔡畅兄妹，向警
予，熊雄，还有画家林风眠，他们的身份是留法
勤工俭学生。
　　岸上送别的有曾国藩外孙聂云台、中国妇
女运动先驱刘清扬、民国著名出版家汪孟邹，
皆是风云人物。十来天前，毛泽东专程从武汉
绕道上海为好友蔡和森一家和向警予等送行，
但因为他们启程时间推迟，正忙着湖南驱张运
动的毛泽东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电视
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到码头送别两个儿
子，三人相拥，依依惜别。不过，上海市中共党
史学会副会长、陈独秀研究专家徐光寿表示，
这是艺术虚构，当时陈独秀还在北京，等他回
到上海时，已是翌年 1 月 27 日，此时，“盎特
莱蓬”号刚刚抵达法国马赛。徐光寿曾与《觉醒
年代》编剧龙平平交流过此细节，龙平平表示：

“大事不虚，小节不拘”，虚构码头送别，是为了
与结尾处延年乔年的英勇牺牲相对照，以期产
生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事实证明，这个效果
确实达到了。
　　在这批年轻的留法学子中，有一个不再年
轻的人：葛健豪，时年 54 岁。她是蔡和森、蔡畅
的母亲，半年后，向警予成为她的儿媳，三年后，
李富春成为她的女婿。她因此被誉为培养了四
位中央委员的“革命母亲”。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1865 年 8 月 17 日生
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桂林堂，她的父亲葛葆吾
湘军出身，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这层关系，也
让她在 1919 年留法旅费匮乏时，找到时任上
海工商界首领的聂云台，向裕丰纱厂借来 600
银元，解了燃眉之急。
　　从留存至今的照片来看，葛健豪与当年的
老太太并无太大区别，但她绝非凡人：从小性格
倔强，颇有主见。1914 年春，她已经 48 岁，带
着儿子、女儿和一个 4 岁的外孙女，一家三代
进了省城长沙，报考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学校
见她偌大年纪还带着儿孙来读书，不肯收。她怒
了，让儿子代写一纸诉状告到县衙，并将名字

“葛兰英”更改为“葛健豪”，自述：“‘健’就是要
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
豪强”。县官先惊后敬，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
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她进了湖南女子教员养
成所。一家三代人进省城求学，一时传为佳话。
　　长沙学成毕业后，葛健豪回乡办学，亲任校
长，虽受封建势力打击，始终无畏。1917 年夏
天，她为了支持儿子蔡和森在长沙的革命行动，
又举家来到省城。当时葛家已经破落，葛健豪带
子女在长沙日子过得颇为清苦，但豪爽大气的
性格，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其中就有毛泽东。
他称葛健豪为“蔡伯母”，常过来“蹭饭”，电视剧

《觉醒年代》中就有这个场景。但葛健豪不只是
做饭烧菜，她经常参加年轻人的讨论，并发表意
见。1918 年 4 月 14 日，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有
重要地位的新民学会成立了，发起人是蔡和森、
毛泽东、萧子升等，成立地点就在葛健豪的家
中——— 岳麓山下河西刘家台子。葛健豪倾家中
所有做了一桌好菜，庆祝新民学会成立。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刘家台子”始终是一
个温暖的地名。1919 年 4 月，毛泽东的母亲文
氏患病，在长沙医治期间，就寄住在葛健豪家
里，毛泽东在此亲侍汤药。葛健豪将文氏安排同
自己住一间房子，精心照顾。
　　葛健豪在法国，也始终温暖着一众年轻人
的心。当时法国男女学生不同校，她和女儿蔡畅
及向警予等女生入读蒙达尼女子公学，蔡和森
入男子中学。她像小学生一样苦读法文，经过不
懈努力，此前没有任何外语基础的葛健豪，居然
能够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报刊了。葛健豪擅长刺
绣，白天学习，晚上带蔡畅、向警予一起刺绣，直
至深夜。中国工艺精湛的绣品，深受法国妇女喜
爱，这笔可观的收入，除了生活开支外，还经常
被葛健豪用于资助他人。
　　葛健豪不仅是一个好妈妈，她积极参加留
法学生的革命活动，曾发起组织了“开放海外大
学女子请愿团”，到里昂大学请愿。在向北洋军
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中，她与蔡畅、向
警予等人走在 400 多名留法学生的最前列，冲
进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迫使其作出了让步。
　　她是儿女们革命行动的坚定支持者。
　　众所周知，蔡和森是提出“中国共产党”名
称的第一人。在法国期间，蔡和森、向警予一直
与毛泽东书信不断。《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收
录了蔡和森给远在国内的毛泽东写的两封长
信，以及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蔡和森在信中
阐述了成立共产党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
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在 1920 年 12 月及
1921 年 1 月，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对蔡
和森的主张，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老渔阳里 2 号

　　就在葛健豪一家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抵达
法国的同时，陈独秀与夫人高君曼也从北京回
到了上海，入住老渔阳里 2 号。
　　高君曼，一个在历史中湮没已久，却因为

《觉醒年代》而渐为人知的非凡女性。
　　有不少网友剪辑出剧中夫妻二人的对手戏
片段，回味“甜度爆表”。剧中，陈独秀被骂“伪君
子”时，高君曼对他说：“我虽在家相夫教子，但
我的心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我如果因为这三
两声蚊子苍蝇嗡嗡叫就哭哭啼啼、闻之落泪，那
我就不是你当初要寻找的那个高君曼。”陈独秀
在京要去上海接胡适回国，高君曼硬是塞给他
5 个包裹，为的是给在上海的陈延年、陈乔年带
去“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在陈独秀后人心中，高君曼绝对当得起这
样的“表白”。徐光寿告诉记者，1992 年 5 月，
他在安徽安庆参加关于陈独秀的一次研讨会，
听陈独秀孙女陈祯祥亲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91 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70 周年拍摄了电影《开天辟地》。陈
祯祥去香港看望父亲陈哲民时，劝他去看了这
部电影。陈哲民原名陈鹤年，是陈独秀和高君曼
所生，也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这是他第一次在
银幕上看到父亲陈独秀比较公正的形象，他全
神贯注，看得入迷，没讲一句话。
　　电影散场，陈祯祥看父亲还未回过神的样
子，打趣问道：“电影里演得像我奶奶吗？”陈哲
民说：“你奶奶比演员漂亮多了……”
　　在徐光寿看来，高君曼是值得关注的，但长
期以来，这种关注并不多。“在《开天辟地》《建党
伟业》等影片中，高君曼都有一定内容。不过，更
多是一种‘家庭妇女’的形象。而高君曼不应局
限于此。”
　　真实的高君曼兼具传统女性和新女性特
质，不仅贤惠、善良、明理，还深明大义、知书识
礼、追求进步。她与陈独秀共同生活约 15 年，
这也是陈独秀的“高光”15 年——— 从创办《新青
年》到五四运动再到建党伟业。高君曼支持陈独
秀的革命事业，也对建党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高君曼是陈独秀第一任妻子高晓岚同父异
母的妹妹，1886 年生于安徽安庆，父亲是清朝
安庆府副将高登科。从小，高君曼就是家里的掌
上明珠，性格活泼，自由成长。在当时的封建社

会，高君曼虽为女子，但接受新式教育，家中
请塾师上门，教她读书识字，后来还千里迢迢
送她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读书。
　　在那里，高君曼进一步接受了良好的新
式教育，眼界逐渐开阔。放假回到安庆时，在
姐姐家中接触到陈独秀。“与姐姐高晓岚相
比，她对陈独秀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给予了更
多好奇、关注和赞成。”徐光寿说，当陈独秀为
赴日本求学的差旅费与高晓岚发生争执的时
候，高君曼则对陈独秀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按陈独秀好友潘赞化所说，高晓岚与陈
独秀的“思想距离相隔不止一世纪”。而高君
曼的谈吐，让陈独秀对这个小妹也产生了好
感。“志同道合，情投意合，大概从 1909 年开
始，两人比翼双飞。”徐光寿说。
　　高君曼跟随丈夫，辗转安庆、杭州、北京、
上海等地，生活颠沛流离，少有长期固定居
所。但她一直精心照顾陈独秀生活，协助他的
事业。
　　陈独秀父子关系一度紧张，高君曼努力
化解他们的矛盾。陈独秀到北大任职前，陈延
年和陈乔年在上海求学，一直没有住在家里，
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
书馆）的店堂地板上，相当清苦。高君曼非常
关心兄弟俩的生活，力劝陈独秀允许他们在
家吃住，但陈独秀不以为然，高君曼请人相
劝，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
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
也。”高君曼只能背地里给延年乔年哥俩塞些
好吃的。
　　陈独秀研究大家唐宝林认为：陈独秀与高
君曼后来出现感情裂痕，就是源于对待子女教
育问题上的分歧。陈独秀是一个无情的父亲
吗？1936 年底，正在南京蹲监狱的陈独秀听说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留，简直像儿童过年
一般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点菜，斟第
二杯时，突然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
为你俩酹此一杯了！把酒洒在地上，老泪纵横，
痛哭失声。当时在现场的友人濮清泉回忆说：

“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
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
　　人非完人，历史才更真实。当年，陪伴在
陈独秀身边的高君曼，虽有怨言，仍深爱着自
己的丈夫。“高君曼是有个性、有主见的进步
女性，也富有文学才华，写过一些诗作。”徐光
寿说。
　　 1916 年 7 月的《民国日报》上，曾刊登
署名“君曼”的诗词，根据推断，应为高君曼在
1914 年至 1915 年间所作，也就是陈独秀第
五次赴日本期间。那时，高君曼带着孩子在上
海，生活全靠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接济，她
自己身体也不好，患有肺病。她的诗词中饱含
对陈独秀深深思念的真挚感情。
　　在上海，老渔阳里 2 号就见证了她作为妻
子、母亲、进步青年好朋友的多重身份。包惠僧
在《回忆老渔阳里二号》中记述了这个家当时
的样子：“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在当时的眼光看
起来算是很漂亮，有铜床、有沙发、有梳妆台、
有写字台，壁上还挂了几张精致的字画。”
　　这座老石库门建筑如今更为人所知的，
却是另外一个身份——— 如门口的石牌上所写
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
部）旧址。
　　“当时，一楼是会客厅，也是《新青年》编
辑部，堆满了《新青年》杂志，陈独秀和家人住
在二楼。”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
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
长李瑊说。
　　今天，这里经过修缮成为上海重要红色
地标。人们走进一楼的会客厅，一眼就能看到
墙壁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书“会客谈话以十
五分钟为限”。
　　“《新青年》在当时影响很大，很多进步青
年慕名来拜访陈独秀。来的人太多，于是就有
了这个时间限制。”李瑊说。
　　站在天井里，仿佛仍能看到 100 多年前
这里充满朝气与希望的样子：进步志士纷至

沓来，视解民族危亡为己任，在交谈中思考国
家前途命运、寻找出路。他们当中，有专程来
拜访陈独秀并由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毛
泽东，常为《新青年》撰稿的沈雁冰、施存统，
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陈
望道，后来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第
一个工人党员李中……
　　这里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高君曼同样
如此。“要知道，这是在陈独秀的家里，如果没
有女主人的支持，没有高君曼接待、照顾客
人，端茶倒水做饭，这样的场景怎么能实现？
更何况，当时有的青年还曾住在这里，比如李
达、陈望道等，李达曾在这里的亭子间住了一
年多。”徐光寿说。
　　老渔阳里 2 号向北约 100 米，是新渔阳
里 6 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
址所在地。走入里弄深处，可在角落里发现一
间教室，外墙挂着魏碑体书法铭牌“外国语学
社”。这个洋气的名字不过是个掩护，实际是
送革命青年到俄国留学而创办的学校。
　　高君曼也常常出入这里。外国语学社学
员许之祯曾回忆：第一次庆祝纪念“三八”节
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高君曼在会上发表了
演说。
　　这应是当时名媛的样子：思想独立，追求
进步；因志同道合而选择爱人，忠贞却不依
附。高君曼甚至曾与陈独秀一起被捕坐牢，出
狱后依然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
　　徐光寿说：“对陈独秀的事业、对党的创
建，高君曼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受到早期党
员和进步人士的尊重与怀念。”

辅德里 625 号

　　就在渔阳里 2 号，高君曼还当了“红
娘”，成功撮合李达与王会悟，高君曼做了桌
菜，就算是简单的“婚礼”。1980 年，年逾八
旬的王会悟还清晰回忆：“陈独秀夫人高君曼
烧点菜，我们结了婚，这是 1920 年的事。”
　　王会悟终生未入党，却是建党史上绕不
过去的人物。在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存放
着她回忆一大召开的手稿。
　　 1898 年，王会悟出生于嘉兴桐乡县的
书香门第，父亲王彦辰是晚清秀才，开着一家
私塾，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王
会悟从六七岁起就开始启蒙教育，从小就接
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进步。
　　 1919 年底，王会悟在家乡积极声援五
四运动，为保守势力所不容，在同乡沈雁冰的
介绍下来到上海。沈雁冰即著名作家茅盾，比
王会悟大 2 岁，但按辈分他还得叫她表姑。
　　“1920 年春，王会悟为躲避当局抓捕，
由上海籍同学张佩英陪同，前往上海寻找妇
女解放途径。”中共一大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
管韩晶说。
　　王会悟的青春和人生在上海有了更深刻
的印迹。经张佩英介绍，她结识了上海学联评
议长何世桢，暂住何家一周。后经介绍，她到
上海女界联合会兼任文秘工作，受该会负责
人徐宗汉（黄兴夫人）赏识，转住徐家。
　　当时的上海女界联合会就设在博文女
校，这里经常邀请上海的文化名人和知名女
性来举办有关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和儿童教
育的演讲，在协助徐宗汉开展活动的过程中，
王会悟能力迅速提升，还结识了许多优秀的
女性，其中就包括高君曼。
　　高君曼与王会悟一见如故，又把王会悟
引荐给陈独秀——— 这可是她多年的偶像。在

《新青年》编辑部，她又认识了李达。
　　“当时，李达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
表，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联系，王会悟就在那
里见到了李达。”韩晶说。李达也是陈独秀当
时筹建中共早期组织的核心成员，就住在渔
阳里 2 号一楼《新青年》编辑部隔壁的房
间里。
　　进出渔阳里的这些人，都让王会悟充满
敬佩。当她得知编辑传播先进思想的刊物工

作十分繁重，需要一名助手时，就自告奋勇站
了出来。陈独秀欣喜不已，随即让高君曼把王
会悟接来渔阳里二楼居住，方便工作。在渔阳
里，她经常帮助李达誊抄稿件、校对刊印。而
让李达经常通宵达旦忙碌的那份刊物，就叫

《共产党》。
　　“在多次的接触中，李达的崇高信仰和渊
博的学识，使王会悟十分敬佩；王会悟的独立
和对新思想的追求，也使李达对她产生了爱
慕之情，他们结为伉俪。”韩晶说。
　　在电影《1921》中，李达在天台上慷慨激
昂地唱着《国际歌》，倪妮饰演的王会悟流着
泪，但目光坚韧，眼神中满是对未来、对丈夫
的希望与信心。这是电影中极具感染力的一
个镜头。
　　李达王会悟婚后半年，中共一大在距离
渔阳里 2 号不远处的望志路 106 号召开，当
会议中途遭到密探破坏后，王会悟的提议得
到代表们的赞同：到浙江嘉兴南湖去，那里不
惹人注意，而且通火车，来去方便。
　　晚年，王会悟仍记得当时的提议和讨论：

“火车来来去去都通的，打听的侦探也少。我
说嘉兴的情况我熟悉，要是有事的话还有我
同学，我在嘉兴读过书，朋友都是有钱的。至
少我的朋友不是地痞流氓，不会出卖……我
还跟他们讲，桌上要放一副麻将，有情况时可
以作掩护……”
　　最终，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
续。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全无赏景的闲
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
们停止开会。”
　　以这样的方式，王会悟见证了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
　　中共一大闭幕后，李达、王会悟夫妇搬出
老渔阳里 2 号，租住进辅德里。在辅德里，这
对年轻夫妻迎来了自己可爱的女儿，工作也
更加忙碌。
　　一年后，王会悟同样以“会务王”的身份，
亲历了中共二大的召开。而那次大会的召开
地点上海辅德里 625 号，就是她和李达的
家。代表们开会时，她就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
儿在外面放哨。
　　“你会不会想她，辅德里的灯塔；她依然
在守望，她守护着希望……”展现中共二大历
史的非虚构戏剧《辅德里》，正是以王会悟的
讲述贯穿始终。《辅德里》谢幕前，舞台上的王
会悟在一片光亮中回望，回望她身边那些曾
奔向了远方的年轻人——— 那些年轻的中共党
员，带着理想，在时光里刻下了红色的印迹。
这些印迹，也刻进了她的一生。

她们被历史铭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22 年 2 月，上海平民女校在辅德里
632 号开办，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
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师有高君曼、王会
悟，向警予 1922 年初回国后，也在平民女
校任教。1922 年秋冬，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
主持教务，王会悟随之同行，带着一岁多的
大女儿李心田，从上海奔波到长沙，暂住在
毛泽东与杨开慧位于清水塘的家里，平民女
校就作为党的一项工作交由蔡和森和向警
予办理。1923 年底，葛健豪带着李富春与蔡
畅的孩子李特特回国，在上海与蔡和森、向
警予团聚。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后，腥风血雨，形势逆转，许多人的命运发
生了改变，面临着背叛与忠诚的生死抉择。
　　 1927 年 7 月 4 日，陈延年在上海就义；
1928 年 5 月 1 日，向警予在武汉就义，同一
年 6 月 6 日，陈乔年在上海就义；1931 年 8
月 4 日，蔡和森在广州就义，这一年，高君曼
贫病交加，在南京去世。
　　葛健豪颠沛流离多年后，晚年回到老家，
租种田地为生。临终前，她还不知道蔡和森已
经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

（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
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
革命一定会胜利的！”1943 年 3 月 16 日，葛
健豪病逝于永丰石板冲，终年 78 岁。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葛健豪病逝后，提笔
写下“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
联，给“蔡伯母”以最好的褒奖。葛健豪不是中
共党员，却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
史人物传》中第一位非党员传主。
　　 1993 年 10 月 20 日，王会悟以 95 岁高
寿在北京病逝。她大半生坎坷，从未居高位，
却始终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在同一年，
上海因为建设南北高架，沿途大动迁，但是辅
德里被保留下来——— 铭记着她的青春与幸福
的辅德里。
　　 100 年前，无论是葛健豪，还是高君曼、
王会悟，她们走到历史聚光灯下，看似机缘巧
合，其实是历史的必然。100 年大浪淘沙，有
牺牲也有贪生，有忠贞也有背叛，有高尚也有
卑鄙……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下，审视这三
位非凡的女性，人们会更清晰理解世道人心、
理念信念，会更清晰理解中国共产党由弱到
强的秘密。
　　人终有一死，但有些人，注定被历史
铭记。

她们不是党员，却守望了建党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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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展示的王会悟照片。1920 年，葛健豪在法国。 《觉醒年代》中的高君曼。


